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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绘本化的传承与创新

项黎栋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要：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日趋成熟，创作出许多根源民间与传统的好绘本。传统的民间文学在绘本化中，

需要将文本文字改写成绘本化的语言表达才能与图文更好地合奏，传统的绘画技法和民间手工艺技艺等图

画语言的运用，可以创造出图文的异质感，增加绘本的趣味。此外，民间文学自有的明快形式和美学力度也

是绘本化过程中值得挖掘和发展的，而创作者的儿童观和作品中儿童精神的现代性，则是决定作品生命力

和影响力的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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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文学是绘本取材创作的一个丰富资源库，
中国现有的民间文学类绘本已经呈现出了缤纷的样

貌。本文论述的重点不是为了对一些现有的中国民

间文学绘本化的作品做高低好坏的评头论足，而是

希望能借由分析一些可析出的绘本类型和现象，为

后继的民间文学绘本化在文字叙事及视觉语言使用

的创作思路上探路。①

一、民间文学与儿童、儿童性

民间文学创作之初的目标读者或是听众并非儿

童，虽然后期也出现了一些专为儿童创作的比如童

谣和一些民间故事等，但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看，

其内容本身并不自觉地指向儿童群体。我们再从儿

童文学的角度来反观之，“在儿童文学的诞生阶段，

一些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就归入

了儿童文学的范畴”［１］，这一点，我们从西方早期的

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品《贝洛童话》《格林童话》的产

生方式和内容性质就可得知。再比如，作为亚洲儿

童文学大国的日本，在其儿童文学诞生阶段时任明

治时代儿童杂志《少年世界》的总编岩谷小波，“对

日本和世界民间故事、名著进行再创作和改编方

面”［２］做了很多努力，其发展也是经历了从对传承



故事的改编到作家独立创作的历程。所以，儿童文

学在产生之初就自发地汲取民间文学，发现和发展

民间文学中内在的儿童性，或者说适合于儿童身心

成长的资源。二者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是共有向前

延伸的传递性，另一方面是同具向后延伸的遗传性。

民间文学得以存在本身就是以一种强大的内在

传递性作为前提条件，没有早期一代代的口耳相传，

就没有后来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被记载、被我们现

在所看到的民间文学。班马在论及儿童文学的成人

创作者以及为儿童而写的创作过程，特别提到了作

家创作意识中的“传递的意识”：“从根本的态度上

来说，首先也会是一种传递的意识，他要进行的是关

于自己或自己一代的经验、价值和目标等内容的情

绪传递，在这传递中，有着他亲情的关切，有着他自

我的投射，也有着他的一种操纵、塑造的内在需

要”［３］。可见，民间文学内在的传递性与儿童文学

中的传递意识，二者在内在驱动力和意识导向上有

着极大的共通之处，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此外，民间

文学大体可包括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和民间戏曲三

大类，而具体又包括神话、传说、生活故事、寓言、童

话、民谣、绕口令、民间长诗等，具有传统性和集体性

等特点。［４］民间文学有着代代承袭的各种文化心理

内涵，儿童本身也是携带着各种遗传基因的存在，而

民间文学能够激发儿童内在的文化基因，使其与民

族、社会相联系。

绘本作为儿童群体特有的一个综合艺术门类，

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民间文学很大的影响。被誉

为美国第一本现代图画书的《一百万只猫》，文本故

事的内容虽不是直接汲取民间文学，但在故事结构

形式和图画风格上明显借鉴民间文学。纵观中国原

创图画书创作发展的历程，民间文学亦是一大丰富

的素材来源。借由绘本这个新载体，儿童绘本在传

承民间文学的过程中对二者的关系也在进行新的拓

展和丰富。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特别文字量较

大的民间故事，通常是由成人读者作为儿童读者和

文本之间的中间人，辅助儿童完成对民间文学文本

的阅读和接受。在这一互动阅读的过程中，成人不

可避免地会对儿童读者的文本反应产生或隐或显的

影响，比如一些补充性的叙事及评论。文本形式的

民间文学，儿童更多借助成人进行线性文字叙述的

接收，而绘本形式的民间文学，因为多元化的视觉语

言叙事将更能使儿童在汲取民间文学内涵的同时，

不止于被固化在某种既定观念内。

如今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日趋成熟，呈现出许

多根源于民间与传统的好绘本。而这些经由对民间

文学绘本化创作出来的图画书，一方面使得文化内

蕴被传递给下一代，而另一方面，这一特殊的儿童文

学样式，给民间文学的文字文本加入了视觉化的表

现语言，在文字与图画复杂多样的关系之中，民间文

学的内在意蕴得以焕发出新的生机。童年书写通过

这类民间文学绘本得以传承和发展，这里的童年概

念意涵丰富，既指儿童的童年时期，也包括了民间文

学中所蕴含的人类集体童年的文化记忆。儿童阅读

这类绘本，可以借由这种充满内在张力和丰富性的

载体，更好地获取民族的历史知识、文化传统和人生

哲理，培养起民族的思维方式、情感态度和欣赏

习惯。

二、民间文学绘本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的表现形式

民间文学从初始的口头形式发展成文字记载，

而现在要从文字文本进入儿童绘本这一新的载体形

式之中，至少存在两大面向的问题。概览现有的中

国民间文学绘本化作品，首先是文字文本适应新载

体的问题，大体有完全照搬承袭、依新载体作适当删

减和主动改编进行创新这三种类型。其次是作为绘

本独特叙事语言的图画，一方面是运用何种视觉语

言，另一方面更是牵涉到如何运用视觉语言处理与

文字文本的关系问题。中国民间文学类绘本作品

中，创作者主要从图文的对应和互补关系出发，较有

意识地运用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借鉴包括民间手

工艺在内的传统美术元素。但也有创作者尝试在图

文延伸甚至相左的关系层面进行大胆探索，力图充

分发挥绘本这一新形式，让民间文学在传承之余丰

富和发展潜在的多元内涵，使其得以焕发新的生机。

（一）文字文本：完全承袭、适当删减及创新改编

完全承袭文本的民间文学绘本比较少见，对于

文字量较大的民间故事来说甚至基本不可能，因为

绘本本身篇幅容量很有限。但民歌民谣类文本是较

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的，比如蔡皋的《花木兰》［５］就是

为数不多的完全承袭文本、未做任何删减的例子。

除了文字“量”上的考虑，原作北朝民歌《木兰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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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叙事诗，文本“质”上的叙事性较强，有着紧密

的事件因果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故

事形态文本，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诗歌类文

本。适当删减和创新改编两种形式并用的现象较

多，不能截然分开进行讨论。《梁山伯与祝英台》［６］

的文本，较之各地流传和记载的同类异文，主要是在

情节上做了适当的删减，但同时部分语言的细节也

有做新的润色和改编。传承文本，但不照搬文本，这

是大多数绘本的做法，有些是由于绘本的篇幅限制

而作简单的文字删减，有些则会考虑到儿童的身心

发展需要而作情节和语言上的改写。比如黄缨版

《漏》的文字部分，小偷和老虎二者的对称性心理构

成一种文内的节奏感，既有力推进情节发展，同时又

能推动读者继续阅读。此外在一些细节用语上，比

如“驴背山”“驴背湾”“驴背岗”，都是很接地气的

民间地名，朗朗上口，这处细节的新编紧密贴合了文

本的民间性特征，同时又暗合整个故事的行为指涉：

大胖驴，在“驴”身上玩出了新一层的趣味来。但除

此之外，尤其需要创作者去着力的是如何使文字文

本更好地与图画文本一起去共筑故事，更好地讲述

故事或传唱民谣。

以民间诗歌为例略作分析，该大类中诸如童谣

等，在绘本化的改编中文字上会面临较多难处。首

先是缺少叙事性，很多童谣的前后句或时间平行，或

跳跃进行，没有严格的按顺序发展的叙事时间概念，

但将其绘本化则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发展

出一个兼具起承转合完整过程的故事文本。通过对

原作童谣进行必要的增补，让其整个叙事中具备明

显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形成一定的叙事节奏，

从而发展出一个成熟的故事形态。其次除了做加

法，也需要从儿童角度出发做一些必要的减法。

“童谣、民谣作为文学中一体的自觉有赖于整个文

学的自觉，在整个文学尚未自觉的情况下，要有很自

觉的童谣意识、儿童文学意识是不大可能的”［７］，这

也提醒创作者在进行童谣文本的改编中，要注意站

在儿童的立场做一些合理的“修剪”工作。将金波

主编《中国传统童谣书系》①收录的童谣《一园青菜

成了精》与周翔的绘本《一园青菜成了精》中的童谣

文本作比较可以发现，原作中带有较明显政治色彩

的语句“江南反了白莲藕”［８］被调整为了“隔壁莲藕

急了眼”［９］。简单的“加减法”还不足矣，在中国民

间文学绘本化的过程中，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画的传

承与创新，背后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创作观，更具体

地说就是其儿童观的问题。创作者想要传达什么内

容给儿童，直接受其所持儿童观的影响。周翔曾在

研讨会上谈及另一童谣改编绘本《耗子大爷在家

吗？》（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后续创作，故事的结尾是

猫鼠之战中老鼠最终获胜而猫则逃之夭夭，传达的

依旧是两相对立的态度，随着对儿童认识和儿童观

的变化，他在为该书的台版做修订时改动了这个结

尾，希望不要向儿童传达斗争、复仇的情绪，而更多

的是去强调其中的游戏性②。

此外，民间文学绘本化内含对文字文本绘本化

的要求，意味着要使用绘本化的语言，虽然并无明确

的标准，但相对而言，民间文学的故事文本叙述语言

会较长，话语之间的衔接较多。朱慧颖改写的

《年》［１０］中，“就在这时，走来一个乞讨的老人。男

孩拿出自己仅有的食物给他吃，还请他住到家里”

（见图１）。绘本讲故事，当然需要流畅的叙述语言，

但是让图画文本与文字文本共同构成流畅的叙述语

言，则能更好地彰显绘本图文合奏的独特效果。

２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２月

①

②

前言部分写道：“有些童谣中，出现了方言，一时查不到更准确的解释，我们虽斟酌再三，还是不敢妄加猜测，更不

能擅自修改，所以只能暂时存疑。待得到准确解释后，我们再加以补充修订”，因此这里收录编选的童谣基本都是原来的

风貌而非再创作之后的作品。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研究院红楼儿童文学新作第二十场之周翔作品研讨会，《一园青菜成了精》《耗子大爷在家

吗？》：华文原创图画书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品格，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９日。



熊亮《年》［１１］中的文字语言，相较朱慧颖的改

写版具有更多跳跃性，但与图配合得更默契和贴切，

使得文字的跳跃感反而在与图画的关系中显出一种

带有活泼感的流畅性。其中一个跨页（见图２），左
页的文字说“别漏下任何一个！对了，还有一位也

别忘了”，右页紧接着的文字是“‘年’，新年快乐！”。

左页的文本似乎在需求对“还有一位”的解答，这一

位究竟是谁，但是右页的文字没有刻板地用诸如

“那就是年”这样的话语进行回答，而是让画中的孩

子对着同样在画中的“年”直接进行称呼，祝它新年

快乐，图画在此处很好地提供了跳板，让文字中的这

个小小的跳跃顺利进行下去，而这个小跳跃还带来

一种心理上起伏的趣味。文字要求我们别漏下这一

位，哪一位呢？发出疑问，而图画中的“年”和孩子

“六目相对”，满脸困惑地在思索究竟是谁，紧接着

疑惑被惊喜取代，心理上的跳跃感与图文的跳跃感

相辅相成。

（二）图画语言：运用何种及如何运用

很多中国民间文学绘本化的作品，创作者在绘

制的过程中都较有意识地运用传统的绘画技法，甚

至还借鉴运用了民间传统手工艺，凸显与中国民间

文学相匹配的中国风的艺术特征。比如已经有很多

民间文学绘本作品的蔡皋，她的《花木兰》［５］《宝

儿》［１２］《晒龙袍的六月六》［１３］等，在用色的选择、人

物形象的塑造这两点上尤为凸显中国风的艺术特

征。蔡皋选取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贾儿》一

文进行绘本创作，从封面图看（见图３），蔡皋在人物
衣服饰品的用色上很鲜亮，但是背景选取了纯黑作

底，以此传达出一种神秘的气息，更衬出画面中一上

一下两个角色眼神互动中的紧张感，与聊斋故事本

身的风格特质相契合，巧妙运用视觉语言进一步营

造神秘与紧张的氛围。相较而言，“暖房子华人原

创绘本·中国民间童话系列”［１４］的八个作品（《小

狐狸》《长发妹》《鱼姑娘》《两兄弟》《十二王妃》《猎

人果列》《金头发》《火童》），在视觉语言的运用上

虽有较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镜头语言的熟练运用、

画面构图上呈现出的张力等，但中国的民间故事人

物却有着明显的欧化造型形象（见图４），这也折射
出中国当代原创绘本存在的洋化嫌疑。当然，中国

风的艺术特征也不能是仅仅断章取义地截取选用一

些中国元素作讨巧之举，这也不能从根本上展现本

土的风貌。但民间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丰盈场域，

诸如《山海经》等可以成为原创绘本开掘和发展本

土人物造型的一个来源。

此外，还有对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的借鉴和运用，

于虹呈绘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６］除了在绘画上

参考国画工笔技法，还运用了传统的皮影元素（见

图５），徐灿绘制的《老鼠嫁女》［１５］也是如此（见图
６）。绘制技法的选用不能是盲目的，需要贴合文本
的特点，同样是皮影的视觉语言表现方式，其线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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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致和色彩上的调性也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民间

文学文本。同样，同一个故事文本经由不同创作者

的打造，应呈现多样化的个性面貌。同样是《老鼠

嫁女》的改编绘本，张玲玲的绘本《老鼠娶新娘》［１６］

采用的是水彩技法，画面细节很充沛，整体风格华丽

（见图７），而李蓉［１７］则选用水墨技法进行表现，画

面的整体表现更“拙”而简（见图８）。趣味性很强
的民间故事《漏》有两个不同版本，黄缨［１８］用较为

圆润的线条表现柔和的人物造型，并且在动作、表情

上加入了很多细节去增强故事的趣味感（见图９），
而梁川采用了国画中诸如泼墨等技法，则使得画面

张力凸显，为故事内在强烈的戏剧冲突感张本（见

图１０）。

中国这类民间文学类的绘本作品中，在图文关

系的处理上多见营造二者和谐互补的尝试，比如蔡

皋的《花木兰》［５］，因图画的加入帮助还原和营造民

间文学这类口述文本的讲述氛围，而这种氛围的营

造有助于更好地传达民间文学承载的文化内蕴。蔡

皋采用厚重而丰富的画法，彰显《木兰辞》所要传达

的战争题材和人物情感的厚重，提供和还原历史文

化现场的信息（见图１１）。另外，《木兰辞》本是当
时可吟唱的诗篇，文本的节奏感，加上通过构图、人

物关系等营造出来的图画的节奏感，使得《木兰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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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韵律更为丰富和细腻。

图画文本的加入不是起简单的辅助文本的作

用，不能因为先有文本，而让图成了配图或插图。

面对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学文本语言自有的和谐、

稳当，创作者还可以加强图画语言与文本语言之

间的异质感，尝试制造图文关系的不和谐、不合

拍，带来无限的趣味。周翔的《耗子大爷在家

吗？》［１９］就巧妙利用图文的不和谐关系来增加故

事内容和阅读过程的趣味感。光念文字，是有着

韵律感的童谣，韵律感带来节奏上的和谐，传递出

情节的流畅和舒适。但如果看图，情节的戏剧性

和紧张感就会凸显，每一次的询问都伴随着蠢蠢

欲动的猫要抓洞里的老鼠的紧张与刺激，图与文

在不同的风格基调上形成了第一层次的异质感。

而画者又将现代气息融入图画，在图文关系中营

造出第二层次的异质感。我们单看文字部分，里

面根本没有提到这只小白鼠，但这首民谣在绘本

化的过程中，它成了视觉语言丰富性的充分体现。

从形象上看，小白鼠的尾巴跟其他灰色老鼠的尾

巴略有不同（见图１２），形象上的独特性可引起读
者在阅读中的特别关注。从叙事上看，画面上的

这只小白鼠在结尾时成了一个鼠标，使文字古老

的童谣韵味与图画强烈的科技现代感之间形成一

种张力。另外，文字的结尾只是说“耗子大爷遛弯

去呐”，跨页右边的图则是猫一头栽进了电脑里

（见图１３），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前后环衬，上面清
楚地画着一个鼠标而非小白鼠，作者巧妙地采用

了元叙事的后现代手法，把童谣放在了一个新的

叙事形式之中，在颇具异质感的图文合奏下兴味

盎然。当然，在通过创造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异质

感，带来民间文学绘本叙事丰富性的同时，创作者

也不能不加考虑地生拉硬加，若是刻意地将现代

元素与传统文本进行胡乱混搭，反而会阻碍儿童

读者的有效阅读。

在绘本化的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取法民间文

学明快的形式和美学上的力度来对其进行更好的

挖掘和发展。民间文学在形式上具有的主要特征

“是质朴，是明快，是简练”［２０］。改编自民间故事

的《漏》［２１］就很好地取法了这种简洁明快的形式，

故事情节简单明了，老虎和小偷因为这个未知而

又可怕的“漏”，在心理反应上呈现出对称性，而又

在这对称之中形成一种张力和趣味性。梁川在绘

制图画时选用大手笔的泼墨法，为小偷和老虎第

一次遇到“漏”设置了两个连续的大跨页，第一个

是小偷从左上角往右下角滑落（见图１４），第二个
是老虎从左下角往右上角猛扑（见图１５），这种明
快的形式带来了畅快淋漓的感觉，也带来了美学

上劲道的“力”。在小偷和老虎第二次相撞最后落

荒而逃的跨页中（见图 １６），房子位于画面正中，
雨点状的纸片和泼墨出来的雨点一齐由这个中心

向画面各个方向辐射，而小偷和老虎则呈一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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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相左方向逃跑，人物走向、雨的线条方向等，形

成一股强烈的视觉和心理上的审美力量。相较文

人的幽思情意，来自民间的人事物极具原始的生

命和力量感，这对儿童的身心成长、审美意识的培

养是有益处的。大多数儿童绘本中多是柔软可爱

的动物造型，但是过多这样的“柔”无法让孩子获

得内心的韧劲，而这种有力的韧劲恰恰是民间文

学所能给予的。这种审美视觉和心理上的力量可

以借由对民间文学的传承，以绘本这个新的载体

形式传递给儿童。

三、结语

绘画技法、形式语言运用上的传承与革新，是

民间文学绘本化过程中焕发活力的一个方面。

“民间故事的描述方式是一种直接、明了、并行和

单一维度的叙述视野”［２２］，那么如何在绘本化过

程中既要继承形式上简洁的同时，又打破单一的

局限，扩开视野、拓展维度，这是创作者需要考虑

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外，一些研究者针对中国本

土绘本的民族化提出的几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处

理好文化与童心、民族性与国际性、现代与传统及

图与文的关系［２３］，也同样适用于民间文学绘本化

的创作。民间文学的绘本化，文本改编与图画绘

制是从现实层面决定一本改编后的民间文学绘本

是否称得上是一本成功的作品，而价值层面体现

出来的创作者的儿童观、作品内在儿童精神的现

代性，则是能够决定作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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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记忆的寻宝图，一路寻找一路收获，宝藏
的终点就在阿嬷的红瓦房里。至此，童年记忆里的

诗性小花，开了。在儿童散文的潺潺小溪中梳理一

波一波的感觉，在儿童散文的清澈小溪中编织如梦

如画的想象，在儿童散文的嬉戏小河中召唤生生不

息的生命。它们彼此间互相灌溉、互相倒映、互相成

趣，诗性的小花一朵一朵的绽放在小溪边，成为人类

童年记忆里最美的画面。

林芳萍的儿童散文《阿嬷家的樱花，开了》，既

综合个体经验丰富的感觉与生动的想象，同时又

融入了诗性的审美表达，儿童散文的生命诗性正

是通过儿童特有的心理表征缓缓走向生命最初的

本原，这是人类童年记忆中最真实、最美好的心灵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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